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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楼兰作为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交汇点，其出土壁画与装饰艺术体现了西域多元文化交融现象。

这些壁画与装饰既包括以云气纹、联璧纹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升仙思想，还涵盖贵霜文化等壁画主题，

共同构成了多元艺术景观。其中，汉文化要素奠定了楼兰社会文化与制度体系的基础框架，而来自印度、

贵霜等地的西方要素则为其注入了丰富的艺术与宗教内涵，二者共同塑造了楼兰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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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cultural convergence point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Loulan exhibits, 
through its excavated murals and decorative arts, a clear phenomenon of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unearthed murals and decorative motifs include elements of Central Plains Han cul-
ture—such as cloud patterns and linked bi-disc motifs—associated with the belief in transcendence 
and immortality, as well as themes derived from Kushan traditions.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form a 
richly diverse artistic landscape. Among these, Han cultural elements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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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of Loulan’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while influences from India, the Kushan realm, 
and other western regions infused it with substantial artistic and religious content. In combination, 
these forces shaped Loulan’s inclusive and syncretic cultur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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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楼兰地区地处塔里木盆地东缘，是沟通中原与西域、连接欧亚的重要枢纽。在丝绸之路长期运行的背

景下，该地区逐渐成为多元文化汇聚与互动的前沿地带。汉唐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域经营的不断深入，

以及佛教东传与商贸往来的频繁，楼兰不仅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发挥关键作用，其物质文化与艺术形态亦呈

现出显著的多元融合特征。2003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清理了一座带有精美壁画的墓葬(图 1)，命

名为 03LE 壁画墓。墓前室墓门西侧绘一独角兽，做角抵状，前室墓门东侧绘有一尊佛像，对面是一跪着的

供养人。前室东壁绘有六个人物形象，自北向南起第二人的头部上部，存有墨书佉卢文字；前室北壁在前

后墓室通道东侧墙面上绘有一身着白色长袍、足穿黑靴的男子形象，双手作托钵姿，形象疑为僧。通道顶

部绘一安弗拉式陶罐图像。其西侧墙面则描绘了一朱红色雄马，前蹄上扬作奔跃状。前室西壁中央呈现一

红、白双驼相互撕咬的场景，两侧各有一人持木棍企图分开二驼。后室以及前室中心柱表面分布有散点式

圆形纹样。关于楼兰壁画墓的族属问题，孟凡人[1]从壁画所残存的画风特征、人物造型、服饰样式，以及

持杯姿态与酒杯形制等细节入手，认为其整体风格与粟特壁画关系密切；于志勇、覃大海[2]则将该墓解释

为魏晋前凉时期驻屯楼兰地区的屯田军吏之葬；林梅村[3]依据楼兰地区魏晋文书中多次出现贵霜大月氏相

关记载，提出墓主人或为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李青[4]对屯田军吏一说持保留态度，认为该观点与壁

画内容及随葬遗物所体现的文化习俗，如箭杆、皮革器物及画面中的跃马、斗骆驼场景等，尤其是人物形

象，并不完全契合，并认同使用佉卢文的贵霜大月氏人一说。佉卢文是贵霜王朝三大官方文字之一，结合

在墓室前壁东壁壁画可见的佉卢文字残存推测，墓主应为使用佉卢文字的贵霜大月氏人。 
 

 
Figure 1.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entrance and panoramic view of the antechamber in the Loulan mural tomb 
图 1. 楼兰壁画墓入口现状及前室内全景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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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壁画墓作为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其出土壁画与装饰题材尤具研究价值。这些壁画一方面

继承了中原汉文化的传统元素，如云气纹、神话图像及礼制观念的视觉表达；另一方面又受贵霜文化辐

射影响，部分人物造型、衣饰特征及绘画技法呈现出犍陀罗艺术的风格；此外，中亚地区的图像母题亦

在其中有所体现，进一步丰富了壁画的文化内涵。 

2. 中原汉文化 

2.1. 独角兽形象 

独角兽形象绘于前室墓门西侧，做角抵状(图 2(a))。这类独角兽，最早见于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

石墓，多出现在墓门的位置上(图 2(b))，在河西地区汉晋墓中也多有出土，如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

木独角兽(图 2(c))的角抵姿态也是如此。中国文化中独角兽形象的源起则根植于先秦以来的神话体系、兽

类崇拜及巫术传统，东汉时期因丧葬需求被赋予镇墓功能，成为独角镇墓兽的核心形象来源。东汉战乱

频繁，民众对死后世界恐惧加剧，普遍信奉“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需借助神物镇墓；因此独角兽的独

角被赋予厌胜之力，角抵之姿模拟攻击姿态，象征驱疫逐鬼，契合镇墓需求。汉代早期的镇墓兽多为独

角兽造型，关于这类汉代独角兽，学界与民俗研究中存在诸多说法：有麒麟说、獬豸说、穷奇说、犀牛

说，还有观点将其与西汉末期流行的西王母信仰相关联，认为它是引导死者前往西王母仙界的神兽[5]，
头上独角是汉代镇墓兽最为突出的特征。印度独角兽形象与中国文化中的独角兽形象关系如何尚不明了，

但楼兰壁画墓中的牛形、头上独角，四足行走状，勾首曲颈、呈抵御姿态的形象与汉文化密不可分。 
 

 
Figure 2. Unicorn motifs unearthed from different sites 
图 2. 不同遗址出土的独角兽形象② 

2.2. 云气纹和联璧纹 

墓内出土一具主体花纹为云气纹的彩棺，彩棺两端档板分别绘日像(内有三足乌)、月像图(内有蟾蜍) 
[3]；彩棺盖板主体纹饰由红、绿条带交叉、折转组成，条带交叉形成的菱形格内绘有黄、橙、蓝三色的

云气纹(图 3)。 
中国汉代流行“升仙思想”，其核心诉求是墓主人灵魂脱离凡世躯壳，借助仙禽、瑞兽、云气等媒

介，穿越阴阳阻隔，抵达昆仑、蓬莱等仙山仙境，实现永生不朽。同时，该思想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理

论结合，认为天地间的云气是沟通凡世与仙界的介质，玉璧则因“玉有精气”的认知，成为通神、引魂、

辟邪的礼器符号，二者共同构成升仙路径的视觉象征。云气纹寄托引魂升天的愿望，联璧纹则有护佑亡

者之意，二者是中国传统纹样中的经典符号。 
彩棺盖板主体纹饰由条带穿过圆形图案，交叉形成网格，格内绘制云纹、草叶纹等，这类纹样常被

描述为“联璧纹”、“绶带穿玉璧纹”，表现为束帛带穿圆璧以编连的纹样，其目的当与中原丧葬使用玉

璧的习俗密不可分。《周礼·春官·典瑞》载：“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丧葬使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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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的丧葬习俗，源自周代。对葬具施彩绘，一方面旨在凸显礼制中的等级秩序，体现墓主人在社会结构

中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则具有护佑亡者之意，通过象征性的图像阻隔外界鬼魅对魂魄的侵扰，其中

彩棺所绘的束带联璧纹，更可能属于后者功能范畴，象征着对亡者的保护与安宁[2]。楼兰出土彩棺所蕴

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表明了中原汉地葬俗对此地产生的强烈影响，核心是“事死如事生”与“升仙

思想”的体现。楼兰壁画墓出土彩棺沿用这一母题，本质是对中原主流丧葬文化的认同。但其联璧纹构

成的框架内描绘花草、云气等图案与中原地区做法不同，圆形璧孔之中绘制几何图案，也与中原地区表

达束带交叉穿过璧孔的含义有所不同，是在中原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重组。 
 

 
Figure 3. Painted coffin lid unearthed from the Loulan 03LE mural tomb 
图 3. 壁画墓出土的彩棺盖板③ 

3. 印度佛教文化 

在壁画墓前室墓门东侧，描绘了一幅“佛与供养人”图像，画面中，佛像身着红色法袍，结跏趺坐，

手结禅定印，头部画面已损。像旁有一身着蓝衣的供养人，以双手合十、恭谨跪拜的姿态侧侍(图 4(a))。这

种表现形式出现在犍陀罗早期佛教艺术中，犍陀罗艺术的早期作品是一些被称之为“装饰盘”的石质圆形

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就出现了“梵天劝请”的佛教主题(图 4(b))。图像构成为佛陀居中，结跏趺坐于菩提树

下，手结禅定印；梵天与帝释天则分列两侧，皆作合掌跪姿[6]。根据宫治昭的研究，这类装饰盘在贵霜时

代以后便几乎消失。他进一步提出，“梵天劝请”图很可能构成了犍陀罗地区最早的佛像表现主题[7]。在

犍陀罗艺术中，梵天劝请和佛说法图没有专门区分，以梵天为胁侍即包含了劝请的内涵。犍陀罗梵天劝请

都是梵天和帝释天配对立于佛侧，中国式的梵天则是单一跪拜在佛侧[8]。楼兰壁画墓采用了这种早期佛教

艺术的表现形式，后来这种供养人像的形式被克孜尔早期石窟所沿袭(图 4(c))。该壁画墓的前室中心柱与后

室墓壁上遍绘法轮，以象征佛法，与“佛与供养人”图像共同构成了墓室的核心视觉叙事，正是这一时期

楼兰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体现，表明了楼兰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 
 

 
Figure 4. Artistic depictions of the Buddha and donors, and Brahmā’s invitation 
图 4. 佛与供养人及梵天劝请艺术形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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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霜文化 

4.1. 宴饮图 

楼兰壁画墓前室东壁描绘了一幅“宴饮图”(图 5)，画面中有三男三女，除画面最右边从南向北起第

一位男性外，其余人物皆持敞口或窄口的饮器，右起第三位男性的山羊胡须尚存，其余人物头部大多被

毁，在自北向南排列的第二人头像上方，可见墨书佉卢文。图中人物手中所持的饮器，器型与阿富汗北

部席巴尔甘附近的贵霜王族墓葬——黄金之丘(Tillya-Tepe)墓地——出土器物一致，皆为贵霜典型器物[9]。
男性人物服饰中的腰带联结方式，与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的人物形象中的腰带联结方式一致，体现了典型

的贵霜服饰特征[3]。结合宴饮图的佉卢文字残留分析，这幅壁画无疑受到了贵霜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

证明了壁画墓族属为贵霜大月氏人一说。贵霜由大月氏的一支建立，公元前 331 年至前 31 年，亚历山大

大帝的东征行动将希腊文化带向东方，这一文化扩散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即“希腊化”；在此背景下，

希腊文化深刻影响了犍陀罗地区的建筑与艺术，为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奠定了关键基础。贵霜君主迦腻色

伽一世，在佛教传入贵霜后大力支持，带动了犍陀罗艺术的极大发展。 
 

 
Figure 5. Drinking scene of the Loulan 03LE mural tomb 
图 5. 楼兰壁画墓宴饮图⑤ 

 
饮酒图是贵霜犍陀罗艺术中十分流行的题材，源于古典艺术中的“大酒神节”题材，表现了古希腊

人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活动的场面。狄奥尼索斯是一位与自然、丰产、葡萄酒、音乐和戏剧相关联的神

祇，是古希腊世界最古老、最受尊崇的神祇之一。在贵霜前期和贵霜时期的佛教雕塑中，频繁出现明确

指向狄奥尼索斯及其仪式的犍陀罗图像；这些雕塑展现出南亚与西方形式独特融合的特点[10]。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带入犍陀罗地区，使得犍陀罗艺术焕发新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11]。
贵霜时代，源自希腊的“大酒神节”传统被继承并推广，其影响鲜明地体现在当时佛教艺术对酒神元素

的广泛采纳上。早在公元一世纪，供奉佛陀圣物的佛塔就用明显的酒神形象进行装饰。 
饮酒、奏乐和舞蹈是这些供奉圣物的建筑高台阶梯竖板上最常描绘的主题，如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

佛塔阶梯浮雕(图 6(a))。饮酒、舞蹈等主题显然与佛教所秉持的摒弃非理性行为和短暂欢愉执着理念相悖，

然而所谓的酒神节场景并非出现在窣堵坡本身，而是出现在通往其基座的台阶上。犍陀罗楼梯的台阶似

乎与印度前贵霜时期主要窣堵波的门和围墙功能相同。印度北部的早期窣堵波门通常装饰有非佛教图像，

明确指向自然、丰产和繁衍。它们装饰有药叉、花卉和丰饶罐。同样的吉祥和良好开端理念似乎构成了

犍陀罗酒神楼梯台阶图像学的核心，其中饮酒和舞蹈象征着丰产与自然。这种主题在米兰佛寺壁画中也

有出现(图 6(b))，壁画中描绘了众多手持酒器与乐杖的人物，其相貌与服饰各异，其中怀抱琵琶的女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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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阿富汗查克里巩迪佛塔的乐师形象高度一致[12]；而持饮器的女子与持高脚杯的男子形象，在姿势特

征上亦与楼兰壁画墓所见十分相似。 
 

 
Figure 6. Mural from the M.V. Buddhist monastery at Miran 
图 6. 佛塔阶梯浮雕与米兰佛寺壁画⑥ 

4.2. 绢衫人物图 

楼兰壁画墓另出土一件彩绘绢衫，素绢为底，胸襟处绘有一位立于莲花之上的人物，采用红、黑、

土黄、绿等色彩，衣身及两袖则布满花卉与璎珞装饰。人物图像部分有所缺损，可辨其左持一根长于身

高的细长杆状物，上身着红色衫，下身穿及膝灯笼裤，赤足，并有背光及头光[13] (图 7)。中亚地区频繁

的文化交流促使不同宗教的神祇形象常被相互借鉴。在印度艺术中，药叉神常以持杯或醉酒的姿态出现，

此表现手法后来被用于描绘药叉首领——财神般阇迦(佛教亦称俱毗罗)，手中的酒杯成为财富与丰饶的

象征[14]。迦腻色迦王钱币上的财神形象便是这一融合趋势的典型例证，它同时具备了佛教的头光与酒神

的权杖(图 8)。此外，脚踩莲花这一造型在印度艺术中最初也源于药叉，其后才演变为佛像的专属特征。

基于上述复杂的形象互借背景，陈晓露[15]提出楼兰绢衫上绘制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并且与墓葬

前室东壁的六人“宴饮图”形成联系呼应，而该形象所兼具的头光、背光及脚踩莲花等特征，则是借鉴

自俱毗罗的形象。 
 

 
Figure 7. Figurines on painted silk shirts from the 03LE mural tomb, Loulan 
图 7. 壁画墓出土的绢衫人像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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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Coin of Kanishka 
图 8. 迦腻色迦钱币⑧ 

 
楼兰壁画墓所出土的绢衫中的人物形象，融汇了酒神形象、印度佛教头光以及印度药叉之首俱毗罗

的造型元素；除此之外，该绢衫的织料产自中原，然其手绘装饰工艺并不符合中原传统。据此可推测，

它应是利用中原原料在楼兰当地制作的产物。款式设计既吸收了汉式服饰的元素，同时又融入了西域地

方服制的特色，体现出中原与西域文化的融合。生动展现出这一时期犍陀罗艺术在楼兰与多种文化特质

的相互交融，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交融的缩影。 

5. 中亚地区文化 

前室西壁描绘一幅红、白双驼相互撕咬的场景，两侧各站立一人，手持木棍试图分开双驼(图 9)，而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 M17 出土的木桶上也绘有斗驼场景(图 10) [16]，墓葬的年代在战国早中期[17]，
扎滚鲁克早期文化体现的是中亚地区青铜文化[18]。楼兰壁画墓墓主是贵霜侨民，根据宴饮壁画题材与服

饰风格佐证了此说法。但大月氏、贵霜目前尚未找到斗驼的证据，说明此俗在大月氏、贵霜并不流行，

所以楼兰壁画墓所见斗驼并非由贵霜传入，考虑到鄯善国与且末的关系 1，楼兰壁画墓的斗驼图很可能受

到且末地区的影响。斗驼图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鄂毕河上游至哈萨克斯坦西北部一带，早期通过岩

画、护身符等载体呈现；萨尔玛提亚人推动其东传至我国新疆、古康居国等地[19]。且末出土的双驼形象

场景和青铜时代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岩画极为相似(图 11)，因此可知斗驼习俗不晚于战国早中期时就已

传入新疆地区，并在汉晋时期对楼兰地区的壁画主题产生影响。 
 

 
Figure 9. Camel fighting scene from the Loulan 03LEMural tomb 
图 9. 楼兰壁画墓的斗驼图⑨ 

 
1且末原为西域小国，东接楼兰。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

皆并属鄯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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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amel fighting scene from the Zaghunluq cemetery 
图 10. 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斗驼图⑩ 

 

 
Figure 11. Camel fighting scene in the Baikonur petroglyph 
图 11. 拜科努尔岩画中的斗驼图⑪ 

6. 结语 

楼兰壁画墓位于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楼兰遗址，其年代大致在汉晋时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重要实物见证。其出土的壁画和装饰融合了多元文化要素。装饰艺术里的云气纹、联璧纹，与壁画中象

征拥有厌胜之力的独角兽形象，是汉代宇宙观和升仙思想的视觉化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礼

制符号系统，旨在护卫亡灵、导引升天，维系着墓室作为微观宇宙的神圣性与秩序性。壁画中出现的佛

与供养人、象征佛塔的中心柱、满绘法轮的壁画等营造出了一个佛教信仰空间。它与汉地升仙思想在墓

室这一特殊空间中并行不悖，甚至可能相互借鉴。宴饮图以及绢衫人物图等具有犍陀罗艺术特点的装饰

艺术，与斗驼图等中亚装饰主题，是对丝绸之路上贸易活动、物质交流与娱乐生活的直接描绘。这种以

中原礼制为核心、融合佛教造像体系与贵霜世俗风尚的艺术格局反映了当地居民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包

容性，生动展现出了这一时期楼兰的多元文化共生交融现象。 

注  释 

①图片来源：凤凰网《罗布泊·阿尔金山丝绸之路古道考察纪行(图集)》 
(https://news.ifeng.com/c/7fcP6fUV2A8) 

②图片来源：(a)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 9 (甘肃·宁夏·新疆)》；(b)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

墓葬考古报告》；(c) 甘肃省博物馆 http://www.gansumuseum.com 

③图片来源：《新疆历史文明集粹》 

④图片来源：(a)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 9 (甘肃·宁夏·新疆)》；(b) 《克孜尔石窟梵天劝请壁画的

来源及意义》；(c) 《龟兹石窟梵天劝请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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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新疆博物馆 

⑥图片来源：(a)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acc. nos. 30.23830.330. (b)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⑦图片来源：《大漠联珠：环塔克拉玛干丝绸之路服饰文化考察报告》 

⑧图片来源：The Met Collection. Object Number: 99.35.3024 
⑨图片来源：《中国出土壁画全集 9 (甘肃·宁夏·新疆)》 

⑩图片来源：《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 

⑪图片来源：“Rock Art Chronicles of Gloden Ste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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